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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生命，都有精彩的权利
——— 5 . 19助残日特别报道

他们的世界，一片静寂，常人一般难以走进。因此，误解不断。

他们中的多数从未领略过一首曲子的美妙，从不知道声音的世界是何种模样。他们甚

至与父母、孩子都无法沟通。

由无声引发的一道道无形藩篱，将聋人与健全人的世界层层隔开，难有交集。

三个无声的世界 其实都有内容

5月15日中午，威高集团的
聋人员工正在午休，休息室一片
静寂。在这里上了两年班的隋红
利是名搬运工，工作很累，但他
感觉很快乐。因为在这里，有一
群可以沟通起来毫无障碍的同
事。3岁时，因为一场感冒，隋红
利永远失去了听力。隋红利在纸
上“说”，他更习惯聋人聚集的地
方，在公司以外的地方，他们显
得格格不入。

可能是太渴望被以能正常
说话的记者为代表的“外界”了
解，隋红利在纸上不停地“说”，
他们的理解力、眼力都是一般健
全人不能及的，“俗话说，聋善
视”。在一次聚会中的识图游戏
上，一晃而过的图片，健全人还
没反应过来，他已经牢牢记下了
图片内容。

今年41岁的隋红利看上去
很年轻，不过他跟其他两位同事
一样，至今单身。“想找一个心地
好、善良开朗的。”隋红利继续以
写代“说”。聋人的婚姻一般“内

部消化”，因为沟通障碍让他们
与健全人的结合简直不大可能，
夫妻都是聋人又加大了孩子成
为聋人的机率，

23岁的颜廷玉是世昌大道
上一家大型渔具厂的流水线工
人，他更渴望与健全人交流，渴
望发声，“期待与你成为朋友”是
他的QQ签名。颜廷玉“说”，只有
趁姐姐每年回老家过春节，他才
能跟姐姐学说话，通过与姐姐说
话，现在他能缓慢地发出一些字
句来。“平时在工厂上班很忙，没
有时间出门与‘说话’，在厂里很
少与人交流”。

5月18日晚，在市区一大型
助残日活动公益晚会上，一群聋
人演员静静而又热情地表演此
前精心准备的节目。观众席上，
一侧坐着三、四十个健全人，另
一侧坐席上基本都是聋人。心照
不宣，同一个屋檐下，界限却如
此分明。

聋人群体内部也有分化，有
文化、会手语的聋人，能通过写
字或找会手语的人翻译，解决很

多生活问题，对没有上过聋校的
人来讲，与他人的交流非常困
难。从小就是孤儿的聋人张顶
峰，二十多年来辗转多个私人福
利院，不会手语亦不会写字的
他，即使置身一群聋人中，也显
得孤单。

因为听力障碍，聋人的日常
生活更吃力。以对普通人来说最
简单不过的购物为例，对聋人就
是一个难题，他们若需要某些商
品，大多会让亲朋好友代购。如
果是就医、就餐、报警这些复杂
事，他们就显得更“吃力”。

据威海市残联数据，截至目
前，威海全市登记在册、办理听
力残疾证的聋人共4993人。这些
人中，中老年占了绝大部分，
99%的人同时存在语言障碍。

无法与他人交流，也就很难
找到工作，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
界里。

担心，一个聋人母亲的35年心路
她担心着儿子，现在又担心着孙子

35年来，刘水娣担心完儿子
上学，接着担心儿子成家，儿子终
于成了家，又有了孙子。如今，刘
水娣61岁，老伴康伙光70岁，他
们又接着担心孙子。

35岁的康寿攀是广东韶关
人，随父母在威生活已8年。因为
夫妻俩都是聋人，8年里康寿攀与
妻子陈静不知换了多少份工作。

康寿攀的母亲刘水娣是一个
要强的南方女人，康寿攀出生不
久，刘水娣就发现儿子跟别人“有
点不一样。”别的孩子一两岁就能
咿咿呀呀，康寿攀却一直是个“闷
葫芦”。去医院一查，刘水娣才得
知儿子竟先天聋哑。刘水娣夫妻
不甘心，带着小寿攀四处求医，然
而一切努力换来的都是失望。

许多年后，夫妻俩不得不接
受了现实。刘水娣想学手语，只为
与儿子交流，但手语对这个要强
的女人来说真的很难，她一直没
有学会，她的老伴康伙光也努力
过，同样没有学会。

康寿攀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
去学校学习，只能去聋校。在一次
被人欺负、学费被抢光后，康寿攀

再也不去上学了。
多年来，刘水娣夫妇跟儿子

沟通很少，“我也根本不知道他在
想什么、说什么。”面对不能说话
的儿子、儿媳，会说话的孙子，刘
水娣操碎了心。因为不了解儿子、
儿媳所想，作为母亲，她总莫名其
妙的担心；面对会说话的孙子，再

看看儿子儿媳，想想未来，年迈的
刘水娣更担惊受怕。

今年2月，康寿攀换工作，到
高区一医药制品厂上班，月工资
约1800元。陈静在经区一纺织厂
上班，月工资仅1400元。夫妻的收
入根本不够一家人开销，刘水娣
有冠心病，康伙光患有低血压、脑

格那些被固化的成见

“公交车上有好几个聋哑人，
感觉好可怕。”一乘客在公交车上
向朋友发出这条短信。

“聋哑人偷盗”、“聋哑人团伙
盗窃”这样的标题时常见诸报端。
仅在百度键入“聋哑人盗窃”搜索
新闻词条，就有26200多篇报道。

陈静“说”，如果跟会手语的
朋友一起乘坐公交车，她会尽量
少用手语沟通，且自动离其他乘
客远一些。隋红利却显得更加坦
然，他更希望健全人对他们多一
些了解。看到媒体上经常有“聋哑
人盗窃”的新闻，他很痛心，“这部
分人只是少数，而媒体报道却显
得‘声势浩大’。此外，新闻标题中
显眼的‘聋哑’二字更是令他们十
分不舒服。”在他们眼里，“聋人”
比“聋哑人”这个称呼更妥帖。

为聋人志愿服务 8年，汤英
对聋人群体有着更加深入的了
解。他承认，偷盗在聋人群体中并
不少见，但大多是迫于生存压力。

威海市残联办公室主任丛培
军说，连续几年来，福利企业迫于
成本压力，残疾人的工作岗位也
越来越少，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人士说，威海市一家企业曾一次
性辞退17名聋人员工。

群体背负的成见，很多聋人
也不能完全理解，他们跟我们一
样鄙视扒窃 ,但比我们有更多的
体会 .“社会对聋人群体的关注不
够高，接收聋人的工作岗位太少，
扒窃也就成了一种生存手段。”隋
红利如此总结。

对聋人犯罪，从事20年特殊
教育的手语老师徐敏也有以上同
感。自1994年参加工作以来，她曾
多次被请去公安机关，给涉案聋
人当翻译，“徐敏接触过的聋人扒
手，大多家庭贫寒，受教育程度较
低，他们一旦走上社会，与人交流
困难，就会“不自觉地就会走向聋
人团体，或多或少会受到别人的
影响”。

一次靠“写”完成的急诊
隔记者 吕修全 报道

本报5月19日讯 19日，记者
走访市立医院、市立二院、四鸽四
医院了解到，目前这三家医院尚没
有专业手语翻译人员。若遇聋哑人
突发急症前来，医护人员只能通过
写字与患者交流沟通。

2012年12月25日，市区少年宫
附近一路段，聋人柳先生滑倒，一
突起地面的玻璃片划破他的羽绒
服，在他的背部划开长约10厘米的
口子，出血不止。同是聋人的邱师
傅等3名工友拦下一辆出租车，将
柳先生送至市立医院急诊科。

市立医院急诊外科医生马上
为柳先生采取了止血措施，但接诊
医生询问受伤过程时，无论伤者柳

先生还是他的工友，都因为自身的
听力障碍，无法与医生沟通。正在
现场采访的记者掏出笔和本子递
给了3名工友之一的邱师傅。

邱师傅一边模仿伤者后仰跌
倒的姿势，一边在记者的采访本上
写下“玻璃划伤”字样。急诊医生接
过笔本写上“受伤时间？”，邱师傅
接过本子写字回复。

在手术室外，同样的情形再次
上演，通过笔和纸，准备为柳先生
进行缝合手术的医生确定他的意
识状况。

就在这时，接到邱师傅短信求
助的丛先生赶到医院解了围。丛先
生也是一名聋人，曾在特殊教育学
校接受教育。在丛先生的“翻译
下”，医生和患者的交流流畅多了。

隔本报实习记者 唐双飞

聋人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民族舞蹈节目。 记者 王震 摄

台下的观众伸出双手用手语表示对节目的喝彩。 记者 王震 摄

聋人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手语节目。 记者 王震 摄

中风。为节省水费，每隔三四天，刘
水娣、康伙光老两口都要提5只桶，
步行半个小时到后山提山泉水，作
一家五口的饮用水。每次出门，老
两口要拿一个塑料袋捡废品。每天
一早一晚，老两口都要出去捡两个
小时废品，补贴家用。

康寿攀的儿子康乐(化名)10
岁了，今年上小学三年级。每次开
家长会，都是刘水娣代儿子、儿媳
去，“因为老师说的他们理解不了，
沟通起来很困难”。

康乐书桌上，一本厚厚的手语
教材是父母从老家韶关带过来的，
但康乐很少去理会这本书。他跟父

母的交流，只能靠一些简单的手
语，复杂的，他不会。

陈静在本上“说”，自己不会辅
导儿子做功课，每天晚饭后，是康
寿攀的姐姐过来给康乐检查家庭
作业，“孩子肯定会自卑，因为自己
的爸妈跟别的孩子的爸妈不一
样。”陈静写着，眼神也幽幽的。

跟康寿攀一样的聋人家庭不
在少数。他们的父母、孩子听力都
正常，在孩子的教育上，普遍依靠
年迈的父母或健全的兄弟姐妹。也
就是说，正常的孩子，即使面对自
己的父母，也无法直接得到成长必
须的营养。

刘水娣（右）、康寿攀(中)一家生活非常节俭。 记者 王震 摄

民警老穆反扒15年有余，常
年与聋人扒手打交道，一个月前，
他刚刚抓获了一伙聋人扒手。

老穆估算，聋人扒窃行为约
占扒窃行为总量的 20%。聋人扒
窃的特点是，团伙作案为主，老穆
分析，聋人之间有天然信任。

老穆说，聋人扒窃团伙主要
分两种：一是“自愿帮扶团结派”、

“帮主派”。第一种团伙内部相对
比较公平，成员平分财物，一起享
乐，团伙内部纽带多是同学、朋友
关系，只要一个人会扒窃，多数成
员在较短时间内学会。第二种团
伙主要是带头人强迫成员，持久
的强迫就演变成顺从。

“帮主派”团伙更让人难以理
解。在这种团伙内部，有较为严格
的管理制度，“交叉管理”成为常
态。这意味着男人掌控女人，女人
控制男人。男人掌控女人的直接
方式就是拳脚等暴力手段，而女
人控制男人的方式主要是以“性”
为主。这种团伙的运作，一般是

“帮主”指派人到指定地方扒窃。
老穆曾抓获过一个“帮主派”

团伙，竟发现他们持有澳大利亚
签证、港澳通行证。团伙内部只有
盗窃财物数量前几名的成员，才
有机会被选派到这些地方。为如
此待遇，成员会更疯狂地偷盗，形
成一种价值认同——— 谁偷盗财物
越多，就越骄傲。

“帮主派”内部管理是如何做
到如此惊人有序的？对这个常人
难以想象的江湖，与聋人盗窃团
伙打了15年交道的老穆也琢磨不
透。在一次抓捕中，他们发现了一
处“帮主派”团伙租住的房屋，凌
乱的地铺是男人睡的，另一张讲
究干净的床铺是女人的，而这个
女人通常都是管理者。

老穆分析，尽管大多数聋人
扒手受过聋校教育，但他们对社
会的认知并没有很大提高，聋校
的封闭性教育也让他们很少有机
会接触外界。“当然，这也跟聋人
教育体制的缺陷有关。”老穆说。

叫“聋人”比“聋哑人”更妥帖

聋人扒窃为何多是团伙作案

他们更渴望被了解
刚刚认识聋人时，我还记得

一个小小的细节。在人群中，我试
图与一位聋人打招呼，但他表现
出很不屑的神情，连续打出几个

“推开”手势，意思是“你不要靠
近”。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群体难
以接触。

随着参加他们活动的次数增
多，他们慢慢接受了我，并把我完
全当成了他们的“内部成员”。成
为他们的朋友，并能近距离走进
他们，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感
到荣幸。

我接触到的这些聋人或家
庭，或多或少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工作的、婚姻的、社交的，有些困

难甚至令人难以想象，这个群体
一生都无法结婚的人也不在少
数。

一直以来，对这个特殊的群
体，健全人了解得太少。对某一群
体缺少应有的关注，是社会的悲
哀。在这篇报道中，我力求用自己
观察到几个侧面，真实地反映聋
人的生活。即使如此，我还在不断
责问自己——— 对他们的了解实在
太少。

一个聋人朋友送我一本《中
国手语》，希望我通过练习手语，
走进他们变得更加容易些。我相
信，冲破藩篱的唯一方式，就是走
进他们，了解他们。

格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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